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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

《琵琶行》向来被誉为唐诗之翘楚，世代传

诵不绝，元明清时期，更被作为戏曲题材加

以改编，并搬上舞台。而“琵琶”这一中心

道具在《琵琶行》的戏曲改编作品中占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而由于每部剧作的故事模

式，主题中心的不同，又使得这中心道具的

功效，包含的意蕴，表达的情绪，情感的张

力也随之发生了不同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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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琵琶

行》向来被誉为唐诗之翘楚，世代传诵不

绝，元明清时期，更被作为戏曲题材加以改

编，并搬上舞台。而“琵琶”这一中心道具

在《琵琶行》的戏曲改编作品中占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而由于每部剧作的故事模式，主

题中心的不同，又使得这中心道具的功效，

包含的意蕴，表达的情绪，情感的张力也随

之发生了不同的变化。

就作品的故事模式来看，马致远的《青

衫泪》和顾大典的《青衫记》是属于同一体

系的，讲述白居易与妓女裴兴奴交往，而后

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裴兴奴被茶商骗

婚，也带往江州。白居易月夜送客，闻兴奴

琵琶声，二人重逢。 后白居易复官，与裴

兴奴奉旨成婚。而《青衫记》除却描写白裴

的爱情，又增加了白妾樊素、小蛮与裴兴奴

之间的纠葛，情节趋于复杂；同时更以一件

青衫作为贯穿全剧的中心线索，借此大做文

章。

而蒋士铨的《四弦秋》则完全摒弃了

《青衫泪》和《青衫记》的爱情故事模式，

严格的按《琵琶行》诗作原意，参照了《新

唐书》元和九年、十年史实及白居易在《琵

琶行序》中所提供的材料，淡化了男女之

情，以琵琶女作为贯穿全剧的核心人物，通

过对琵琶女的悲凉身世的感叹表达了封建社

会中众多胸怀不凡而又壮志难酬的知识分子

的郁闷和悲愤，突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

的主题。

正是因为故事模式的不同，反映主题的

不同，使得“琵琶”这一中心道具，在这三

部作品中所起的作用，包含的意蕴，也有所

不同。

一、初识

在《青衫泪》、《青衫记》和《四弦

秋》的伊始，“琵琶”便承担了促成白居易

与琵琶女相识的重要媒介。

在《青衫泪》和《青衫记》中，妓女裴

兴奴的名闻京城的高超的琵琶技艺，是吸引

白居易前往拜访的重要因素，“听的人说。

这教坊司有个裴妈妈家一个女儿。小字兴

奴，好生聪明，尤善琵琶，是这京师出名的

角妓。咱三人同访一遭去来。” [1](P882)

而正是这一访，促成了白裴二人的爱情，也

引发了日后二人之间种种的悲欢离合。

在《四弦秋》中，白居易月夜行船，

忽闻琵琶声，引发万千感慨，进而邀请琵琶

女上船一叙。而此“叙”完全不同于《青

衫泪》、《青衫记》中带有猎艳性质的

“访”，这是白居易由京官被贬为江州司马

后，于苦闷愤恨之时，闻得似曾相识且同怀

郁闷之音的琵琶声，同病相怜之情油然而

生，故而极为自然的产生与知音相见之心，

“（生）呀！这琵琶音调铮铮然有京都之

声，左右，可去小船中，问是何人弹唱！”

[3](P206)

由上可见，在三部作品中，“琵琶”

同样承担了白居易与琵琶女的“初识”工具

的作用，但却有本质的差别。在《青衫泪》

和《青衫记》中，“琵琶”促成的是爱情之

识；在《四弦秋》中，“琵琶”促成的是知

音之会。不论从格调雅俗来看，还是从遵从

《琵琶行》诗作原意上看，《四弦秋》都是

更胜一筹。

二、抒怀

在《琵琶行》一诗中，“琵琶”明显

的起到了抒情遣怀的作用，而这一用途，在

其戏曲改编的作品中，均加以沿用，只是由

于故事主题的不同，而使得以琵琶抒怀的内

容，情感力度也有了变化。

在《青衫泪》与《青衫记》中，琵琶

的抒怀作用，主要集中于表达裴兴奴对白居

易浓烈的思恋之情和迫嫁茶商的愤恨之情。

裴兴奴情定白居易后，便心心念念嫁其为

妻，不料，婚事未成，白居易却被贬为江州

司马，从此二人两地相隔，兴奴自然情难释

怀。而后，更因鸨母贪利，迫其嫁与茶商，

兴奴更是悲愤不已。在船行至江州时，兴奴

触景伤情，睹物思人，方借琵琶抒己思恋愤

懑之情。于是，便有了如下桥段：“（旦抱

琵琶上）影似白团扇，调谐朱弦琴。一毫不

平意，幽怨古犹今。奴家方才闭上舱门，拒

绝那厮，且喜他使性，上崖去了。如今再上

船头消遣一回。你看江深夜静，月冷风清，

好凄惨人也。前日闻得白相公谪宦江州，此

间正是江州地方。咳，只在一处，不能勾厮

见，好苦呵！稍水那里？（丑扮船家上）随

风倒舵，顺水推船。裴娘有何吩咐？（旦）

稍水，你把这船头对着月色，就泊在这芦花

岸边，待我把琵琶自弹一曲。（丑诨下。

旦）碧海青天无限恨，等闲拭泪付琵琶。”

[2](P57-58)

在《四弦秋》中，琵琶抒怀的内容，

完全不同于《青衫泪》、《青衫记》的相思

之情，主要表达的是琵琶女花退红对易逝韶

华的感叹，独守空闺的悲凉，和诗人白居易

被贬江州，壮志难酬的苦闷。花退红本为京

城名妓，年老色衰后，嫁与浔阳茶商，商人

重利轻别离，常外出贩茶，独留退红独守空

闺，只得于百无聊赖之际，忆少年情事，感

芳华易逝，伤孤独难眠，不禁叹道：“咳！

天长岸阔，草长莺啼，只好守着琵琶过活也

呵。则这答江水九条斜，准备着泪珠儿一样

泻。”而后，花退红月夜弹琵琶，琵琶声引

白居易，二人相识，引为知音，退红便借琵

琶向众人叙己年华不再之悲，独守空房之

凄，而白居易更由这凄怆之音，联想自己怀

才不遇，甚是悲愤，不觉泪下沾青衫：“盛

衰之感，煞是伤心也。” [3](P208)而这也

恰好道出了《琵琶行》的原意：“同是天涯

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三、重逢

“琵琶”在《琵琶行》的戏曲改编作

品中，除却上述作用，还有一个重要的作

用，便是白裴二人重逢团圆的重要工具。这

一作用仅在《青衫泪》和《青衫记》中有所

体现，《四弦秋》中全不涉及，这主要与两

者的故事模式不同密切相关。前者是士子、

妓女相恋的爱情故事，白裴二人因琵琶相识

相恋，分离后又因琵琶重逢而终成眷属，以

琵琶为重要道具，贯穿全剧首尾，形成一个

“相识—离别—重逢”的戏剧框架；同时，

也符满足了中国观众对于大团圆结局的期盼

心理。而《四弦秋》并不是爱情题材，白居

易和琵琶女之间并无男女之情，也无离别之

恨，二人只有“同时天涯沦落人”的同病相

怜之悲，和沦落风尘、壮志难酬的沦落之

恨。因而，不论从故事情节，还是情感需求

上来看，“琵琶”的重逢之用在该剧中都是

不应出现的。

综上可见，“琵琶”这一中心道具在

《琵琶行》的戏曲改编作品中占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而由于每部剧作的故事模式，主题

中心的不同，又使得这中心道具的功效，包

含的意蕴，表达的情绪，情感的张力也随之

发生了不同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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